遥寄江汉城——阎正

江汉城画人物，在深圳是屈指可数的画家之一。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客居深圳数十年，结识画家友人不少，江汉城则为重要的一个。
  朋友有两种，一种是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终日摸爬滚打在一起的，再者即我与江汉城的模式，与王子武亦如此，平日见面无多，大都是在会议及活动上碰在一块，一年也难得见上几回，犹如柏拉图式的友谊。然对对方的了解仍一清二楚，那是一种心灵上的息息相通，星云大师曾言：“以金相交，金耗则忘；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心相交，静行致远。我们是以心相交，艺术便是媒介的纽带”。
  有人说：画家孤军深入，各自为战，了解绘画的产生与传承，是一种“纵”的力量培养；与之同时，画家还要关注同道以及当今画坛的变化，顺时而为，是一种“横”的力量陶冶，纵横之力，缺一不可以为绘画，缺一不可以论绘画。
  纵向纳古，横向掇英，江汉城两方面都有得可说。先看他纵之一脉，汉城为深圳当地土生土长的本土画家，对深圳以及广东一带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正因为自幼浸润在这块土地，自然便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小到大，年复一年，感同身受的经历使他体验到了深圳由小渔村演绎成大都市的“沧海桑田”，从感情到实践都比我们这些“舶来者”多了一层。他对于外来建设者与本地土著居民，也多了一份心仪与亲切。于是他笔下情不自禁地画出了一大批有人文历史价值的作品，如《祖国亲》《故乡情深》《建设者》《故园春》《蕉荫下》《中英街》《丽影》《惠安女》《渔家女》等等，仅从名字即可看出这一长串的作品，无一不是讴歌画家故土的情怀，我尤对一幅《合力》印象深刻，两个扛抬巨石的惠安女，努力前行，神态生动，虽都是背影，其中一位头上的鲜花点缀出惠安女的美丽，真个是于无声处胜有声！它带给人们精神上的震撼，远比苍白的文字要实在得多！
  三十多年来，他不仅身体力行创作了一大批美术作品，同时，他策划组织与参与组织了深圳三届美展，以及青年美展、教师展，策划成立深圳中国画研究会，并举办了第1~4届会员作品展。他还开办并主持了中国书画函大深圳分校，并先后主编了《深圳市美术作品选》《深圳群众美术作品选集》《深圳特区30年优秀群众美术作品选集》，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写出过多篇关于深圳美术创作发展的理论文章，数以万字计。在深圳美术事业的成长完善与发展上，江汉城功不可没！
  在继承传统方面，他于22年前的1992年，就倾力临摹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独步时代，再现历史”为题，讲述了他别有见地的心得体会，并因此获得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华国际书画艺术临摹大展的二等奖。
  至于横向一脉，江汉城去过苗岭、藏区、大漠、草原，所到之处数不胜数，足迹涉猎不谓不远。三十年一挥，他笔下的作品源源不断，有目共睹。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只要接触到他及他的画作，无不感慨赞叹！许多不相识也变成了相识，江汉城气定神闲，以画会友，使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他的艺术之薪火越烧越旺，红极一时。
  正因为江汉城的纵横兼修，他终日徜徉于丹青绘制之间，日无守晷；沉醉于古今中外名画之侧，涤心诣智。在艺术的反复实践中采撷着醇正，在曲折的行进路上寻求着宽广。而后，条分缕析古今的变幻，取精用弘左右的异趣，纵横扩展，把古今元素化作自家符号，翰不虚动，每每使笔下五彩缤纷，纵横万里，一马平川，才能屡屡产生为人称道的珍品佳作。江汉城于公于私，于人于己都功莫大焉！
  绘画从来是一项艰辛的事业，人物画则难上加难。三十年前可以是凭兴趣爱好，专心致志；三十年后之今日，绘画之外，凭空多了许多名利的诱惑，尤其画可变钱之后，让不少画坛骄子沦为画奴，年复一年的媚俗迎合，丢掉了仅存的自我。江汉城在当下书画领域是个异数，自始至终画着自己想画和应该画的人与物，不为八面来风所动，可钦可敬！
  时代走到了今天，科技高速发展，逼着人们不断地顺应潮流做出改变，如照相机的反复更新，快门一按，一切景物尽收眼底，甚至一指按下，像机枪扫射似的连拍，让不少画家省却了无数力气，速写的功能便岌岌可危，画家拿照片创作已司空见惯，甚至个别大牌画家以画照片为常态也见怪不怪。江汉城此时此刻不为所动，坚持速写，累月经年，他大量的手稿是最好的诠释，事实证明，照相机代替不了速写，先进的科技锻造不出艺术的精英，画家画速写是对造型能力最好的锤炼。依靠照片画出的作品，绝没有依据速写画出的生动，前者往往僵而死，因为那其中缺少了冲动与激情，全凭照相机器的创作最终把人也变成机器。我们要赞扬江汉城的执着，推崇他的不改初衷，肯定他的坚持，就是肯定了创作的根基，速写、写生是绘画创作灵感的生命与源泉。
  江汉城真的要感谢那个学习资料及其一切都贫乏的年代，感谢他的老师杨之光每周要交15幅以上速写的严令，以及老师带队下乡、下厂，培养出他对速写的兴趣，使得他对画速写从被动到主动，以至今天形成习惯的演变。
  画家作画，基本功的磨砺自是不可或缺，但并不仅此而已，以技论画，决非导致质变的关键所在，就艺术创作而言，功夫在画外，无疑是避不开的话题。
  江汉城的画外是什么？应是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从青年时代伊始，他的人生旅途几乎没有停止过，踏遍广东本省自不待言，入村寨、钻大棚、过丛林、渡海港，拔山涉水，历尽艰辛，能涉足之处他都走到了。渐渐地走出广东，登上云贵高原，下到四川盆地，更远赴甘陕、宁夏以及新疆，并四进藏区，这些经历对于60岁画家的他来说，是绰绰有余了。
  有人说：10岁把童真卖给学校，20岁把爱情卖给房子，30岁把青春卖给老板，40岁把身体卖给绩效，50岁把灵魂卖给工作，60岁把下半生卖给孩子……江汉城的60岁反其道而行，他把他的岁月都献给了他的钟爱。
  在深圳这块宝地上，他太有可能挣到大把大把的钱，但他没有去挣，所以他没有钱；在深圳这个经济特区，有太多太多的机遇，他完全可以抓住，但没他有去抓，所以他依然故我。因此，三十年来他的生活与深圳的发展来看，不成正比。但在艺术上，他不输给同时代的画家，非但不输，且成就斐然，江汉城耐得寂寞，守得中宫，勤勤恳恳，爱己所爱，无怨无悔，自然有成！
  人这一生需要有几副眼镜，一是望远镜，看远；二是显微镜，看细；三是放大镜，看透；四是太阳镜，看淡；五是哈哈镜，笑看人生。江汉城五副眼镜都有，是我很引以为自豪的朋友，是一位真正纯粹的艺术家。愿汉城纵向纳古，以古贤精髓为依据，有上下几千年取之不尽的果实；横向掇英，与同道沟通交流，不以名下观人，唯以作品是瞻，取长补短，纵横合力，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天道酬勤，必能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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